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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在
重
慶
，
參
觀
了
一
家
具
有
高

科
技
創
意
的
新
興
產
業
，
海
扶
醫

療
科
技
公
司
。

海

扶

的

英

文

名

字

叫

﹁H
A
IFU

﹂
。
我
問
其
主
事
人
，

是
先
有
英
文
名
字
還
是
中
文
名
字
。
他
回

答
說
，
是
由H

A
IFU

譯
成﹁
海
扶﹂

的
。
我
說
，
中
文
譯
為
海
扶
，﹁
扶﹂
字

十
分
拗
口
，
為
什
麼
不
譯
成﹁
海
孚﹂
？

﹁
孚﹂
是
甚
孚
眾
望
的
意
思
，
也
是
可

信
的
意
思
。
此
字
既
雅
且
達
，
為
何
不

用
？
他
們
沒
有
作
答
。

名
字
並
不
十
分
重
要
。
這
家
公
司
成
立

以
來
，
堅
持
企
業
為
技
術
創
新
主
體
，
在

全
球
率
先
突
破
了
高
強
度
聚
焦
超
聲
治
療

腫
瘤
的
關
鍵
核
心
技
術
。
在
上
世
紀
末
，

就
研
製
了
我
國
唯
一
具
有
完
全
自
主
知
識

產
權
的
大
型
醫
療
設
備
︱
︱
超
聲
聚
焦

刀
。
本
世
紀
初
，
已
經
登
陸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
首
開﹁
中
國
創
造﹂
的
高
科
技
、
大

型
高
端
醫
療
設
備
出
口
發
達
國
家
的
先

河
。
二○

○

五
年
通
過
歐
盟
有
關
機
構
驗

證
，
再
經
過
往
後
十
來
年
的
科
技
研
發
和
產
業
化
發

展
，
進
一
步
開
發
出
多
種
高
端
醫
療
設
備
。
並
已
出

口
至
歐
洲
癌
症
中
心
、
德
國
波
恩
大
學
、
西
班
牙
、

俄
羅
斯
、
古
巴
等
十
六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二
十
多
家

醫
療
機
構
。
在
我
國
則
已
有
一
千
六
百
多
家
醫
院
採

用
，
已
治
療
國
內
腫
瘤
患
者
五
萬
餘
人
，
其
他
病
患

者
超
過
一
百
萬
人
。

該
公
司
的
創
新
技
術
，
已
獲
國
際
發
明
專
利
一
百

多
件
，
國
內
專
利
授
權
一
百
來
件
，
申
請
專
利
的
還

有
四
百
多
種
。
鑒
於
公
司
的
研
發
創
新
的
成
就
，
曾

獲
國
家
多
項
獎
項
。

該
公
司
領
導
人
滔
滔
不
絕
地
介
紹
其
科
技
成
就
，

但
因
很
多
專
門
名
詞
，
我
們
大
部
分
人
都
聽
不
懂
。

全
團
大
概
只
有
梁
秉
中
醫
學
教
授
和
曹
宏
威
生
物
化

學
教
授
聽
懂
了
。
我
們
卻
是
張
大
了
口
，
只
有
驚
嘆

的
份
兒
。

他
們
發
給
我
們
的
一
份
資
料
，
指
出
腫
瘤
治
療
方

法
的
發
展
趨
勢
，
是
從﹁
有
創﹂
到﹁
微
創﹂
再
到

﹁
無
創﹂
。
最
新
的
發
展
是
以
無
輻
射
、
非
侵
入
超

聲
消
融
治
療
方
法
處
理
。

鑒
於
每
年
人
類
死
於
急
性
腫
瘤
的
人
數
以
百
萬

計
，
該
公
司
的
發
展
，
實
是
人
類
的
一
大
福
音
。

海扶醫療公司

我
在
五
月
中
旬
，
籌
劃
了﹁
第
二
屆
兩
岸
四

地
華
文
文
學
研
討
會﹂
，
其
中
邀
請
的
嘉
賓
之

一
是
來
自
台
灣
的
小
說
家
黃
春
明
。

多
次
文
學
活
動
我
都
邀
請
他
來
香
港
出
席
，

之
前
都
吃
了
白
果
，
說
是
太
忙
，
這
次
他
推
搪

不
了
，
終
於
答
應
來
了
。

他
反
問
我
，
何
時
到
台
灣
，
他
要
帶
我
去
宜
蘭
港

逛
逛
。

趁
佛
誕
假
期
及
周
末
，
在
他
來
港
之
前
，
我
終
於

硬
着
頭
皮
跑
了
一
趟
台
灣
，
也
好
踐
他
之
約
。
當
然

也
想
同
時
與
幾
位
台
灣
的
文
友
敘
晤
。

還
是
先
說
黃
春
明
吧
，
他
有
兩
個
家
。
一
個
在
台

北
。
這
個
家
，
我
一
九
九○

年
赴
台
北
時
去
過
。
那

時
候
，
我
還
攜
了
泉
州
畫
家
為
他
寫
的
一
幀
山
水
畫

贈
送
給
他
。
他
大
為
高
興
，
也
許
這
是
來
自
他
原
家

鄉
的
畫
作
、
原
家
鄉
的
山
水
。
他
把
它
懸
在
客
廳
當

眼
處
。

黃
春
明
台
北
的
家
陳
設
很
樸
實
。
大
都
市
的
繁
華

和
市
聲
，
似
乎
只
是
外
面
的
世
界
。
他
有
意
或
無
意

把
它
摒
除
於
外
，
實
行
大
隱
隱
於
市
。

黃
春
明
另
一
個
家
在
宜
蘭
，
這
是
他
的
文
章
或
談

話
中
涉
及
最
多
的
地
方
。
他
平
常
泰
半
的
時
間
是
呆

在
宜
蘭
。
他
每
次
來
港
、
電
話
或
書
信
，
都
說
起
宜
蘭
，
都
要

我
到
宜
蘭
走
一
趟
。

這
次
真
的
去
了
他
在
宜
蘭
的
家
。
那
天
是
周
日
，
他
與
夫
人

林
美
音
大
清
早
開
車
到
台
北
酒
店
來
接
我
。
他
說
，
周
末
車
多

擠
擁
。

一
趟
宜
蘭
的
車
程
，
在
過
去
未
建
隧
道
之
前
，
大
概
需
三
個

小
時
，
自
從
雪
山
隧
道
︵
簡
稱﹁
雪
隧﹂
︶
開
通
了
，
車
程
只

要
一
個
小
時
左
右
。

當
我
們
通
過
雪
山
隧
道
時
，
他
太
太
揶
揄
說
，
春
明
曾
大
力

反
對
建
隧
道
，
他
認
為
這
是
違
反
大
自
然
、
破
壞
生
態
，
並
且

公
開
聲
稱
：﹁
就
算
生
病
要
到
台
北
急
救
，
死
了
也
要
送
骨
灰

回
宜
蘭
，
都
不
走
雪
隧
，
他
寧
願
走
北
宜
、
濱
海
公
路
，
看
到

群
山
雲
海
，
聽
聽
鳥
鳴
。﹂
成
為
當
時
傳
媒
大
肆
報
道
的
話

題
。某

日
，
黃
春
明
因
要
由
台
北
趕
赴
宜
蘭
演
講
，
忘
了
時
間
，

還
在
歎
咖
啡
。
待
到
宜
蘭
方
面
打
電
話
來
，
才
大
吃
一
驚
，
怕

觀
眾
久
等
，
他
只
好
被
迫
破
例
走
隧
道
。

事
後
他
自
嘲
地
說
：﹁
破
功
了
，
有
夠
漏
氣
，
笑
死
人

了
。﹂
既
然
已﹁
笑
死
人﹂
，
黃
春
明
也
老
實
不
客
氣
地
說
：

﹁
既
然
破
功
，
以
後
就
可
以
走
雪
隧
了
。﹂

我
說
，
還
好
春
明﹁
破
功﹂
，
否
則
我
們
還
要
花
三
個
小
時

走﹁
九
彎
十
八
拐﹂
北
宜
海
濱
路
。﹁
九
彎
十
八
拐﹂
成
了
黃

春
明
在
宜
蘭
創
辦
的
文
學
雜
誌
的
名
稱
。

我
們
十
時
許
上
路
，
晌
午
才
到
了
宜
蘭
的
外
圍
礁
溪
。
黃
春

明
說
要
先
醫
肚
子
，
他
有
好
介
紹
，
二
話
不
說
便
拐
入
礁
溪
老

爺
大
酒
店
。
這
間
酒
店
名
堂
響
亮
，
在
台
灣
有
十
多
家
，
是
屬

於
五
星
級
的
日
式
酒
店
。
酒
店
坐
落
於
綠
林
青
山
之
中
，
佔
地

廣
大
，
有
兩
個
大
泳
池
，
是
恆
溫
的
，
也
有
溫
泉
浴
，
似
極
了

R
esort

。
酒
店
方
面
事
先
知
道
大
作
家
黃
春
明
蒞
臨
，
已
預
先

派
人
在
酒
店
大
門
口
迎
迓
。

（
《
走
馬
台
灣
》
之
一
）

跟黃春明「破功」

原
來
，
也
是
不
易
找
的
。

香
港
大
部
分
的
學
校
均
以
催
谷
為
上
，
幼

稚
園
亦
然
。
朋
友
之
前
介
紹
過
不
同
課
程
的

學
校
，
但
可
能
要
多
花
點
錢
，
如
蒙
特
梭
理

或
華
德
福
學
校
。
在
我
們
的
認
知
裡
，
價
格

合
理
的
還
有
自
然
學
校
︵
只
此
一
家
︶
和
以
蒙
特

梭
理
教
學
的
救
世
軍
幼
兒
學
校
。
前
者
較
遠
，
後

者
早
已
排
得
滿
滿
。
我
們
此
時
才
發
現
，
活
在
香

港
的
選
擇
其
實
不
多
︱
尤
其
你
不
想
太
花
錢
的

話
。找

來
找
去
，
終
於
找
到
鄰
區
一
所
教
會
幼
兒
學

校
，
無
論
是
天
主
教
還
是
基
督
教
辦
學
的
幼
稚

園
，
最
大
優
勢
是
可
以
與
教
會
共
用
地
方
和
資

源
，
空
間
大
一
點
。
有
幸
入
到
前
者
，
剛
出
席
了

註
冊
日
，
十
分
喜
歡
課
程
內
容
之
餘
，
也
覺
得
以

下
幾
點
是
深
感
認
同
且
絕
對
贊
成
要
堅
持
的
：

一
、
混
齡
上
堂
：
學
校
有
不
少
時
間
主
張
混

齡
，
大
的
要
照
顧
小
的
，
且
不
太
注
重
教
程
深

淺
，
只
着
重
共
同
學
習
，
不
分
高
低
，
更
重
要
是

在
混
齡
中
學
習
大
家
不
同
的
觀
點

二
、
着
重
遊
戲
：
不
是
通
過
遊
戲
學
習
，
而
是

真
正
做
到
純
遊
戲

︱
玩
水
槍
、
玩
泥
沙
。
首
兩
年
拿
筆
只

畫
畫
，
不
寫
字
。

三
、
看
重
運
動
：
學
校
方
針
是
幼
稚
園
一
定
要
發
展
好
大

小
肌
肉
，
這
階
段
的
腦
袋
發
展
反
而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
腦
袋

發
展
很
依
賴
運
動
，
所
以
學
校
主
張
多
做
戶
外
運
動
，
首
先

大
肌
肉
要
好
，
才
到
小
肌
肉
。
腦
袋
的
刺
激
是
靠
控
制
這
些

肌
肉
而
來
。

四
、
自
理
能
力
：
這
個
包
括
日
常
的
自
我
照
顧
及
情
緒
控

制
，
先
教
懂
這
些
，
知
識
反
而
可
以
之
後
慢
慢
灌
輸
。

五
、
閱
讀
習
慣
：
語
言
多
由
自
己
閱
讀
而
來
，
學
校
規
定

每
兩
星
期
，
父
母
要
負
責
和
子
女
讀
畢
一
書
，
回
來
告
知
感

想
。
不
學
文
法
，
只
做
自
由
閱
讀
︵
在
家
中
︶
及
朗
讀
︵
在

學
校
︶
。

以
上
也
是
我
們
喜
歡
學
校
的
一
些
主
張
，
當
然
最
重
要
是

我
們
一
直
心
儀
全
日
班
，
此
校
的
膳
食
健
康
，
也
有
戶
外
空

間
。
註
冊
當
天
，
知
道
有
很
多
家
長
報
名
，
校
長
也
說
無
奈

地
要
篩
掉
很
多
小
朋
友
。
由
此
反
映
出
此
類
教
學
法
也
是
很

多
家
長
的
心
儀
之
選
，
但
區
內
真
的
沒
有
太
多
學
校
有
相
若

理
念
；
若
不
想
付
太
貴
的
學
費
，
就
要
靠
運
氣
去
考
進
這
類

學
校
。

我
們
何
時
才
能
有
多
一
點
的
選
擇
呢
？
在
成
績
至
上
的
大

氣
候
，
多
一
點
這
類
學
校
，
對
家
長
而
言
似
乎
是
奢
望
。

不催谷的幼稚園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看
黃
秋
生
與
張
敬
軒
主
演
的
舞
台
劇
︽Equus

馬
︾

遇
回
歸
香
港
娛
樂
圈
的
梁
洛
施
︵Isabella

︶
，
她
由

助
手
陪
同
，
頭
戴
鴨
嘴
帽
，
衣
着
打
扮
街
坊
，
素

顏
，
由
進
入
會
場
一
刻
開
始
混
在
人
羣
中
，
一
直
低

着
頭
，
行
藏
低
調
，
以
至
現
場
幾
乎
無
人
發
現
這
位

具
傳
奇
色
彩
的
藝
人
。

梁
洛
施
此
行
既
為
捧
情
同
誼
父
的
黃
秋
生
場
，
同
時
來

觀
摩
學
習
，
為
五
月
尾
處
女
演
出
舞
台
劇
︽
快
樂
勿
語
︾

做
好
準
備
，
對
手
是
她
的
演
技
師
傅
詹
瑞
文
。
世
界
真
細

小
，
︽Equus

馬
︾
的
導
演
正
是
詹
瑞
文
前
妻
甄
詠
蓓
。

為
替
主
演
的
舞
台
劇
宣
傳
，
梁
洛
施
接
受
訪
問
，
對
於

外
界
用
灰
姑
娘
和
王
子
來
形
容
兩
人
關
係
，
梁
洛
施
坦
言

不
喜
歡
，﹁
沒
甚
麼
灰
姑
娘
或
王
子
，
我
覺
得
大
家
都
是

人
。﹂究

竟
一
個
富
有
的
能
幹
才
俊
用
甚
麼
攻
勢
追
求
她
呢
？

﹁
我
們
一
拍
即
合
，
我
相
信
緣
分
和
自
己
直
覺
，
要
愛
便

愛
，
我
欣
賞
他
成
熟
、
細
心
和
有
才
華
。﹂

爺
爺
李
嘉
誠
為
他
們
的
長
子
改
名﹁
長
治﹂
，
成
為
熱

話
，
被
演
繹
為﹁
長
治
久
安﹂
之
意
，
梁
洛
施
則
搞
笑

說
：
﹁
我
很
多
朋
友
都
搞
不
清
楚
，
把
長
治
叫
作﹃
腸
仔

治﹄
︵
香
腸
三
文
治
︶
。﹂
之
後
生
下
一
對
孖
仔
，
仍
是

由
爺
爺
改
名
，
但
不
再
公
開
。

提
到
她
與
李
澤
楷
現
時
的
關
係
，
她
說
：﹁
我
們
是
孩

子
的
爸
爸
媽
媽
。﹂

保
持
一
個
月
有
一
、
兩
次
家
庭
樂
。

對
於
管
教
五
歲
長
子
和
三
歲
孖
仔
，
梁
洛
施
絕
不
縱
容
：﹁
我
非

常
珍
惜
食
物
，
不
准
浪
費
，
一
次
大
兒
子
取
了
很
多
食
物
放
在
自
己

碟
中
，
提
醒
他
一
定
要
吃
光
所
有
食
物
，
結
果
他
吃
不
完
，
我
堅
持

要
他
吃
，
他
說
再
吃
會
嘔
，
嘔
也
要
吃
，
結
果
他
吃
了
，
也
真
的
嘔

了
，
自
此
他
不
敢
再
浪
費
食
物
。﹂

當
時
李
澤
楷
也
在
場
，
沒
反
對
梁
洛
施
的
做
法
，
李
嘉
誠
知
道
遠

在
十
萬
八
千
里
外
的
三
名
孫
兒
，
有
個
嚴
厲
媽
媽
管
教
，
可
放
心

了
。對

兒
子
看
電
視
時
間
也
嚴
管
，
每
天
限
時
半
個
小
時
，﹁
幸
好
當

年
拍
了
︽
蟲
不
知
︾
︵
她
第
一
部
電
影
︶
，
他
們
很
喜
歡
，
重
複
看

了
很
多
遍
。﹂

有
否
一
刻
憧
憬
做
李
澤
楷
太
太
，
答
案
是
：﹁
我
對
婚
姻
沒
憧

憬
，
這
一
刻
只
想
工
作
，
有
自
己
的
事
業
。﹂

梁洛施嚴管三子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老
友
要
換
新
車
，
令
我
想
起
應
提

提
各
位
，
絕
不
能
忽
視
座
駕
顏
色
的

重
要
性
。

數
年
前
，
一
位
駕
駛
紅
色
汽
車
的

顧
客
經
常
撞
車
，
於
是
找
我
算
八

字
，
希
望
能
換
一
輛
顏
色
更
適
合
自
己
的

座
駕
，
藉
以
減
低
撞
車
的
幾
率
。
只
是
一

看
他
的
八
字
，
我
劈
頭
便
說﹁
恭
喜﹂
：

原
來
紅
色
的
座
駕
非
但
不
是
他
經
常
撞
車

的
成
因
，
而
且
是
他
每
次
撞
車
後
，
身
體

都
能
夠
安
然
無
事
的﹁
救
命
恩
物﹂
！

原
來
，
這
位
顧
客
的
八
字
帶
有﹁
驛
馬

相
沖﹂
的
特
性
，
用
各
位
明
白
的
語
言
去

解
釋
，
就
是
擁
有﹁
天
生
撞
車
命﹂
，

一
生
注
定
經
常
遇
上
交
通
意
外
，
猶
幸

屬
火
的
顏
色
剛
好
是
他
的
命
中﹁
用

神﹂
，
所
以
駕
駛
紅
色
座
駕
將
有
助
提

升
他
的
運
氣
，
令
其
就
算
頻
頻
撞
車
，

到
頭
來
也
只
是
破
車
破
財
，
身
體
始
終

都
沒
有
絲
毫
損
傷
。

不
過
，
另
一
位
顧
客
卻
沒
有
如
此
幸

運
：
同
樣
駕
駛
紅
色
座
駕
的
他
也
一
樣
有

着﹁
天
生
撞
車
命﹂
，
只
是
紅
色
卻
剛
好
是
他
命
中

的﹁
忌
神﹂
，
換
句
話
說
，
即
駕
駛
相
關
的
座
駕
將

令
他
的
運
氣
變
差
！
所
以
，
他
不
但
經
常
遇
上
交
通

意
外
，
而
且
就
算
意
外
只
是
極
度
輕
微
的
碰
撞
，
也

總
會
令
他
的
身
體
有
所
損
傷
，
更
誇
張
的
，
就
是
試

過
只
將
座
駕
泊
在
路
邊
，
也
被
別
人
撞
得
變
成
廢
鐵

一
堆
！

如
何
知
道
自
己
是
否﹁
天
生
撞
車
命﹂
？
簡
單
而

論
，
即﹁
肖
虎
者
於
農
曆
七
月
出
生
、
肖
猴
者
於
農

曆
一
月
出
生
、
肖
蛇
者
於
農
曆
十
月
出
生
及
肖
豬
者

於
農
曆
四
月
出
生﹂
的
朋
友
，
其
他
的
組
合
，
則
必

須
細
批
八
字
，
才
能
提
供
更
詳
細
的
答
案
。
不
過
，

就
算
閣
下
並
非﹁
天
生
撞
車
命﹂
，
選
一
架
顏
色
與

自
己
命
格﹁
用
神﹂
相
符
的
座
駕
，
也
有
助
各
位
提

升
駕
駛
時
的
運
氣
，
隨
時
幫
助
閣
下
在
危
急
關
頭
保

住
性
命
，
所
以
絕
不
能
掉
以
輕
心
！

換車要點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說起理髮，人們都不陌生，人生在世不論職位
高低，也不論男女老幼，都曾經享受過理髮員的
服務，或者在自己家裡讓家人給捯飭頭髮。但說
起剃頭匠這個稱謂，有些青少年似乎就有點生疏
了。
剃頭匠是中國民間一種為人修理頭髮的古老職
業，其歷史悠久，自古以來，男人們都離不開這
門手藝人。雖然現在理髮店或髮廊林立，但這門
手藝沒有失傳，而且技術愈來愈高超，所理出的
髮型也就越多樣化了。
剃頭匠的開山祖師爺是誰？大江南北傳說不

一，坊間流傳着兩個不同的版本。第一種說法是
羅祖，傳說，一位皇帝讓文武大臣輪流給他梳
頭，一位大臣剛打開髮髻搭上梳子，皇帝便疼痛
難忍，一氣之下殺了大臣。一連3天，3位大臣被
殺掉。第4天就輪到羅祖梳頭了，羅祖夜裡夢見
一位道士告訴他，皇帝的頭上長了個肉疙瘩，梳
齒一刮就疼痛，若將頭髮分開梳就避免疼痛了。
羅祖就按照道士教他的方法給皇帝梳頭，皇帝龍
顏大悅，從此剃頭匠便拜羅祖為祖師爺了。
另一種說法則是呂洞賓，呂洞賓座下的柳仙下
凡，柳仙到剃頭店裡去剃頭。剃頭匠隨剃柳仙的
頭髮隨長，足足剃了一整天，總是剃不乾淨。呂
洞賓知道了，變了個凡人模樣，他把斬黃龍的飛
劍取出來，變了一把剃刀，就把柳仙的頭髮剃好
了。柳仙知道是師傅，連忙現了原形，師徒兩個
化成一陣清風而去。剃頭匠知道是神仙下凡，連
忙焚香叩謝，從此就奉呂洞賓為祖師爺了。
剃頭匠的稱謂南北各異，有些地方俗稱剃頭匠
為「招待」，南方一些地方喊走了調叫做「帶帶
兒」，弄得剃頭匠不好過多解釋。剃頭匠也有自
豪的一面，他們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祖
師爺敢在皇帝頭上動刀子」。剃頭匠的這句話不
無道理，不管天下獨尊的皇帝也好，鄉野平民也
罷，都怕刀架在頭頂上，唯獨不懼怕剃頭匠在自
己的頭上動刀子。

古代把挑擔走四方剃頭的列為下九流，時常被
人恥笑，可是人世間卻離不開剃頭這個行當。舊
時街面上也有剃頭舖，大多是固定僱主，也有的
是過路的行人或客商。剃頭舖裡的師傅技藝精
湛，大都帶着小徒弟。有錢人家一般光顧剃頭
舖，有講究的人家把剃頭匠叫到家裡剃頭。清朝
時期男子的髮型獨特，剃頭匠可就有財發了。
有一句歇後語叫「剃頭挑子一頭熱」，比喻的
是一件事情只有一方情願，另一方不願意。這句
歇後語來源於生活，寓意高於生活。所謂「剃頭
挑子一頭熱」，實際上是指串鄉走四方的剃頭
匠，是因為剃頭匠用扁擔挑着兩頭溫度不一的挑
子。挑子的兩頭放置着剃頭用具，一頭是紅漆長
方凳子，凳子抽屜裡放着剃頭刀、剪子、圍布、
鏡子、肥皂之類物件，是涼的一頭。另一頭是個
長圓籠，底下三條腿，裡面放着一小火爐，上面
放着大沿銅盆，裡面的水保持着適宜的溫度，架
子上搭鋼刀刷布和手巾，這是熱的一頭。自己吃
飯的物件放在涼的一頭，食物放在熱的一頭。
剃頭匠有招徠生意的專用「喚頭」，這種「喚
頭」是用兩根長一尺多的鐵條製成，一頭燒結成
把兒，另一頭微微張開，左手拿着它。右手用一
根鐵釘從兩根鐵條中間縫隙中插進去向上挑，發
出嗡嗡的聲音，讓附近等待剃頭的人知道剃頭匠
來了。還有的邊走邊吆喝「剪——頭——唻」，
老主顧們聽到吆喝聲就出來剃頭了。
剃頭匠講究緣分，假若和某人沒有緣分，剃出
來的頭與長相就不相匹配，自然這個剃頭匠的生
意也就慘淡了。這就要求剃頭匠格外留心，他們
視顧主的相貌設計髮型，力求給顧主留下好印
象，儲存個長期顧主。
民國以後人們不再蓄髮，有些男人喜歡剃光

頭，這剃光頭雖說不用刻意設計髮型，但是剃起
來並不簡單。剃光頭不但剃頭刀鋒利無豁口，還
要求剃頭匠心靈手巧，在頭上要下硬功夫。要使
剃頭人沒有疼痛感，從熱水洗頭開始到下刀剃

完，都要把握火候，既不能留下發茬，又不能剃
破頭皮，就連不舒服的感覺都沒有才行。
剃頭匠要有很好記憶，他知道哪位老顧主的頭

該剃了，就主動到大門前吆喝。顧主出來後剃頭
匠寒暄一句，就鋪下攤子忙活開了。剃頭匠先將
剃刀在刷布上反覆蹭幾下，爾後舀來熱水沖頭，
等把頭髮泡軟就開始剃頭、刮臉、沖頭。頭上的
活幹完後，接着開始掏耳朵、面部抹油。也有的
剃頭匠為討好顧主，他們拿出絕活，慇勤的給顧
主按摩、捶背、捏肩，直到把顧主伺候滋潤了為
止。
顧主剃完頭後掏出小錢，一般都知道剃頭的價

錢，當場付清，概不賒欠，都知道討價和賒欠剃
頭錢不講究。話說，一個剃頭匠為了招攬生意，
同意賒欠，但是他都給賒欠者記賬。有一次，一
個男子剃頭後連上幾次賒欠一併歸還，剃頭匠拿
出賬本，隨將欠賬勾掉隨說「勾頭一個」，那位
顧客說我是人頭咋成了狗頭了呢，鬧出了笑話。
剃頭講究的是手藝嫻熟，人的模樣各異，剃頭

匠必須精益求精。剃頭匠面對的上至達官貴人，
下至平頭百姓，老至耄耋人士，幼至滿月童子，
只要圍布圍上，便是顧主了。頭型不管是溝背
頭，還是刀鏟頭，或是松皮頭，再者凹凸頭，都
得笑臉接活。幹起活來剪、推、剃、修、洗各道
程序有條不紊，決不因尊而慌了手腳，因貧而大
意糊弄。在剃頭匠眼裡顧主至上，講究「雖為毫
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不因一時忽疏砸了飯
碗。
剃頭也有規矩，舊時要學剃頭，須學徒三年，
工夫都花在剃、掏、捏的練習揣摩上。剃頭匠最
精細的活在於剃鬚，剃鬚之前先用熱毛巾敷面，
待鬚孔張開，用鬍刷蘸上肥皂沫抹在臉上。隨後
右手懸腕執刀，拇指按住刀面，食指、中指勾住
刀柄，無名指、小指頂住刀把，在刷刀布上順逆
蹭兩下。剃頭匠左手撫臉撐撥皮膚，剃刀在客人
臉上掃蕩着鬍鬚，就連眼皮上的細細絨毛也不放
過。若遇連腮鬍者更為謹慎，剃刀就像割韭菜一
樣，標準是客人剃完臉再摸不到半根鬚子茬。
新時代，剃頭匠的稱謂改成了理髮員或理髮

師，理髮這個行當也打破了男女有別的桎梏。新
中國成立以後，一大批女青年當了理髮員，第一

批女理髮員已經進入了花甲之年，有的年逾耄
耋。理髮業人才輩出，時下在理髮店、髮廊中女
理髮員成為主力，她們主要服務的是為時髦的女
士燙髮、修發、染髮、盤頭。男士顧主也新潮得
很，也有的享受女士同等的待遇。時代的變遷，
剃頭刀變成了推子，更多的是電動推子。剃光
頭、刮鬍鬚已經不是髮廊裡的服務項目，不少理
髮員並不會刀功，再者，動剃刀不如動剪刀保
險，且省力來錢又多。
在大街小巷挑擔子的理髮員也不見了，城市街
頭偶爾看到理髮者，大都是年齡較大的男女理髮
員了。這些理髮員大概是從理髮店退休的人員，
他們閒暇之餘在大街上為社區的老年人理理髮，
多少混點零花錢。
隨着學雷鋒活動的開展，有很多義務理髮員在

志願服務，他們不圖利益，圖的是一種對社會的
奉獻。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社會的文明離
不開理髮師，在弘揚民族文化的同時，追思一下
「剃頭匠」也是有必要的，千萬不要忘記「三百
六十行」中的剃頭匠，他們也創造過文明的輝
煌。

剃頭匠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一
首
老
歌
，Johnny

M
athis

唱
的
，
那
旋
律
我

記
得
是
來
自
電
影
︽
羅
密

歐
與
茱
麗
葉
︾
片
中
的
，

不
過
歌
詞
不
同
了
。
原
來

的
唱
詞
起
頭
好
像
是
：
玫
瑰
盛

開
，
但
不
久
即
逝
，
年
輕
也
是

如
此
。
而
改
編
的
老
歌
名
字
叫

︽A
T
im
e
For
U
s

︾
，
唱
的

歌
詞
意
思
是
：
當
那
一
刻
來

臨
，
我
們
如
今
要
隱
藏
的
情
感

就
會
顯
露
，
我
們
的
束
縛
將
會

解
除
。
電
影
歌
曲
唱
出
的
是

把
握
現
在
，
改
編
歌
曲
唱
出
的

是
期
待
未
來
。
雖
然
懷
抱
着
希

望
，
旋
律
都
很
傷
感
和
無
奈
，

顯
示
的
是
就
算
把
握
到
青
春
，

也
會
消
失
：
期
待
的
那
一
刻
，

似
乎
將
不
會
到
來
。

Johnny
M
athis

帶
磁
性
的

聲
音
，
透
露
出
如
許
的
感
傷
，
是
我
讀
大

學
時
代
喜
愛
的
歌
曲
，
返
港
後
還
購
過
他

這
張C

D

。
如
今C

D

早
就
捐
給
救
世
軍

了
，
家
裡
也
沒
有
播
放
的
機
器
了
。
那

天
，
在﹁
佔
中﹂
選
出
三
個
方
案
，
引
起

泛
民
分
裂
的
聲
音
不
斷
時
，
上
網
找
到
這

首
老
歌
，
一
聽
再
聽
，
感
受
乍
聽
這
首
歌

曲
的
年
輕
情
懷
，
也
感
受
到
如
今
逐
漸
老

去
時
，
對
世
界
對
社
會
的
失
望
。
那
一

刻
的
來
臨
，
是
多
少
人
的
期
待
？
是
多
少

人
在
多
少
個
年
頭
的
願
望
？
然
而
人
類
經

曆
了
幾
千
年
的
改
朝
換
代
，
年
輕
人
心
目

中
的
那
一
刻
，
從
未
來
臨
過
。

學
聯
那
班
年
輕
人
的
真
普
選
期
望
，
能

實
現
嗎
？
實
現
了
之
後
，
會
不
會
像
台
灣

的
民
主
途
程
，
又
是
遍
佈
荊
棘
？
從
種
種

跡
象
看
來
，
學
聯
爭
取
的
那
一
刻
是
不
會

來
臨
的
，
他
們
到
時
真
的
會
冒
着
違
法
被

拉
的
危
險
去﹁
佔
領
中
環﹂
嗎
？
那
時
，

他
們
期
望
的
又
將
是
什
麼
？
人
類
理
想

的
那
一
刻
，
永
遠
都
只
存
在
於
藝
術
作
品

裡
，
所
以
我
們
都
永
遠
在
聽
音
樂
、
在
讀

小
說
讀
詩
，
去
尋
求
慰
藉
。

那一刻的到臨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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